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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T 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于秩序、赋权与创新的框架

高奇琦

摘要： GPT 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可能会因此重新调整。国家

治理现代化包含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三大内容。就秩序系统而言，GPT 技术的出现可能将传统

的知识秩序完全打破，并重构一种新的知识权威。就赋权系统而言，GPT 技术具有极强的公民赋权效应，但

同时也可能会产生“表达的庸俗化”等问题。就创新系统而言，GPT 会带来新一轮的创新革命，并可能会产

生“人人皆可为学者”的图景，然而这其中也蕴含了创新堕化的风险。之前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多在

“人口红利”的基础上展开，而接下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则需要更多考虑“智能体红利”的问题。
中国的国家治理同样需要与全球治理形成一定程度的联动。因为通用大模型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影响是世

界性的，所以如何对这一技术形成全球性规制也会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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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ChatGPT 在 2022 年底发布以来，这一产品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关注。ChatGPT 可

以被看作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新进展，其之所以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是因为人们从其进展中似

乎看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的可能性。本文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GPT 技术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

产生何种影响？为了较为系统地讨论这一问题，笔者将在秩序、赋权与创新的理论框架下展开。首

先，笔者先对 GPT 的技术特征及其所代表的通用大模型的革命性意义进行引入性的讨论。其次，笔

者将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定义为秩序、赋权和创新。再次，笔者将分别讨论 GPT 对秩序

系统、赋权系统和创新系统的复杂性影响。最后，笔者将系统讨论通用人工智能与中国国家治理现

代化之间的关联。

一、以 GPT 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及其革命性意义

ChatGPT 是 GPT 系列的一个版本。GPT 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的缩写，其为美

国 OpenAI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到目前为止，GPT 系列主要发布了 5 个版本，分别是

GPT-1、GPT-2、GPT-3、GPT-3. 5 和 GPT-4。 GPT-4 是 OpenAI 最新发布的版本，而 ChatGPT 是

GPT-3. 5 版本。在 ChatGPT 之前，GPT 曾经发布了三个版本，但这三个版本都未受到人们的广泛关

注。GPT 模型是 OpenAI 在谷歌 2017 年推出的 Transformer 之上的改进模型。谷歌在 Transformer
基础上推动的 BERT 框架所基于的是编码（encoder）模型，而 GPT 所采用则是解码（decoder）模型

①。
这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技术路径。之前技术界更看好谷歌的 BERT 框架，然而在 ChatGPT 火爆之后，

技术界才重新认识到 GPT 在上下文对话方面的优势。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21AZD021）。
作者简介：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上海  201620； gaoqiqilove@163.com）。
① Zhou C.， Li Q.， Li C.， et al.，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Pretrained Foundation Models： A History from BERT to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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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其核心是因为公众似乎感受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的可

能性。2016 年 AlphaGo 对战李世石同样也是人工智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 Deepmind
公司开发的 AlphaGo 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尽管其可以在围棋对战这样的超级智力竞赛中碾压人类

对手。与其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莫拉维克悖论（Moravec’s paradox），即人工智能尽管可以在专业

领域战胜人类，但是其智力却无法达到一个儿童的感知和行动能力水平
①。换言之，人工智能无法完

成通用性的任务。然而，ChatGPT 的出现似乎让人们看到了莫拉维克悖论突破的可能性。例如，斯

坦福大学教授米哈尔·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认为，ChatGPT 已经具备类似于 7 岁儿童的心智水

平
②。尽管目前 ChatGPT 还不能被定义为通用人工智能，然而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使人们看到

了通用人工智能到来的可能性。这便是近期 ChatGPT 引起人们重要关注的核心原因。ChatGPT 主

要是语言的多任务模型，这里的多任务包括对话、翻译、问答、自动摘要等内容，而 GPT-4 则是多模态

大模型，其将视频、语音、图片等信息都整合到这一大模型的框架之内。GPT-4 的底层逻辑是将所有

的相关信息都变成 token，而这样人类的信息就更加便于机器计算
③。

GPT 技术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而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会重新调整。从互联

网阶段到移动互联网阶段，中国积累了部分优势。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阶段，某些移动应用（如微信

和支付宝）都表现出世界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这部分竞争优势的出现首先基于中国广大的市场以

及众多人口的规模效应。然而，GPT 技术的出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阶段形成

的规模效应和统一大市场效应。从技术层面来讲，ChatGPT 的成功由算力、算法和数据的合成效应

所致。从算力条件来看，这样的大模型在预训练阶段就需要上万块 A100 芯片集成在一个巨大的计算

集群之中，而在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头部互联网企业勉强具备相关能力。从算法条件来看，ChatGPT
的成功是在卷积神经网络（CNN）、循环神经网络（RNN）、转换器模型（Transformer）以及 GPT 模型

等基础之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 而这样的模型还在不断地调优和发展之中 。 从数据条件来看，

ChatGPT 的成功与英文世界拥有数量庞大的高质量知识有很大关系。
然而，就这三个条件来看，中国目前在这三个方面都面临一定的困难。第一，从算力条件来看，美

国近年来一直在限制中国获得相关的算力硬件。例如，上文提到的 A100 便在美国的禁售范围之内。
美国将科技政治化的做法使得正常的科技活动和经济活动都受到较大影响

④。换言之，从美国的角

度来讲，其希望锁闭这样的先进生产力。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意味着中国需要通过更多自身

的努力才能获得相关的算力条件，而这一点在短期内突破同样非常困难。第二，从算法来看，人工智

能的重要算法进展都是在西方头部企业或科研机构的主导下推进的。尽管这些推进中都有大量华裔

科学家的参与，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中国的科研机构或公司在算法的原始创新方面有突破性进

展。第三，从数据来看，相比于英文世界，中文世界可以用于知识性训练的数据明显不足，并且质量上

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维基百科的知识质量明显要高于百度百科等国内同行。
同时，在进入移动互联网阶段之后，人们交互产生的大量数据都掌握在各种移动应用的巨头手中。在

互联网阶段，大量的信息是以网页的形式呈现的，这就意味着这些数据都可以作为开放数据被抓取而

用来训练。然而，在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之中，由于数据保护等原因，导致数据抓取是非常困难的，这些

① Rotenberg V. S.， “Moravec’s Paradox： Consid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wo Brain Hemisphere Functions”， Activitas Nervosa 

Superior， 2013， 55（3）， pp.108-111.

② Kosinski M.， “Theory of Mind May Have Spontaneously Emerged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rXiv Preprint， 2023， No. 

2302.02083.

③ Zhang C.， Zhang C.， Zheng S.， et al.， “A Complete Survey on Generative AI （AIGC）： Is ChatGPT from GPT-4 to GPT-5 All 

You Need？”， ArXiv Preprint， 2023， No. 2303.11717.

④ Kwan C. H.， “The China-US Trade War： Deep-Rooted Causes， Shifting Focus and Uncertain Prospects”，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20， 15（1）， pp.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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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导致高质量的知识类数据不足的原因
①。

因此，从整体来看，目前美国在 GPT 这样的通用型技术方面已经表现出某种单极时刻的霸权地

位，并且美国希望通过一系列科技政治化的手段和科技价值观联盟将这样的先进生产力锁闭在一定

的范围之内。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讲，美国希望通过运用这种先进的生产力，重组世界政治经济格

局。换言之，传统意义的世界分工在美国的新安排之下可能不再必要。传统上由发展中国家所提供

的廉价劳动力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对于美国而言，其只需要掌握充足的能源和少数的科技精

英就可以实现传统意义上由世界分工构成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

二、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笔者将国家治理现代化定义为一种体系性的运动过程。这一体系包含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和创

新系统三大部分
②。秩序系统在国家治理的初期即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秩序系统的内核有

两大内容。一是财税体系的构建，即通过构建财税体系，国家得以获得制度性地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

力，这是国家运行的基础。如果国家不拥有最基本的资源汲取能力，那么国家机构都不能正常地进行

运转。二是垄断暴力。在人类社会早期，暴力是私人化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描述

的自然状态便是一种实行丛林法则的强冲突状态。而在这种强冲突状态之下，个体必须自己保护自

己，这就使得个体不可避免地要运用暴力
③。而现代国家的建立则是垄断暴力的过程。换言之，在现

代国家的框架之下，个体不再拥有使用暴力的权利。即便个体受到了他人的侵犯，也需要通过诉诸国

家，让国家用暴力工具保护并实现个体自身的权益
④。在财政系统和暴力垄断的基础之上，国家就可

以构建起基本的政治秩序。
赋权系统则是在现代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在现代国家的早期（如西方的绝对主义

王权时期），权力集中化是其普遍特征。然而，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民众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

赋权就成为关键性内容。这里的赋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各种权利的赋予，二是各种保障的赋予。
权利赋予的关键是要通过法律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公民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

通过民主制度的展开赋予公民充足的权利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化
⑤。因此，在国家构建完成之后

一段时间，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赋权系统的发展。此外，这种赋权不仅仅体现在权利赋予这种形式

性内容之上，还要体现在实质性内容之上，这便是保障性利益的赋予。换言之，国家还需要通过进一

步增加公民福利来为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持久性提供支撑。
就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霍布斯更多描述的是秩序系统建立的意义。正因为自然状态和

丛林法则的存在，就需要建立一个秩序系统来结束自然状态。然而，在这样的秩序系统建立之后，必

然面临合法性问题。国家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个新形式，需要不断通过增加公民的权利和保障性利

益来证明自身治理的合法性。而后者更多是由约翰·洛克（John Locke）来加以阐述和分析的。赋权

系统可以大大增加公民对国家的认同，然而却不可避免产生成本过高的问题。无论是增加公民的权

利还是增加公民的福利都需要依赖国家有充足的剩余。如果国家没有充足的剩余，也就无法保障权

利的实施和社会福利的分配。这意味着创新系统变得至关重要。

① Xiaodong D.， “To Whom Do Data Belong？——Data Ownership and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Web-Crawlers”，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2020， 6， pp.134-155.

② 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7 期。
③ Hobbes T.， Leviat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9， pp.94-98.

④ Hobbes T.， Leviathan， pp.128-132， 238-239.

⑤ Dahl 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of Development”， in Ashjorn E.， Bernt H.， eds.， Human 

Rights in Perspective： A Global Assessment， Oxford： Blackwell， 1992， pp.23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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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系统的意义在于其可以不断产生新的增殖领域。国家可以从增殖领域中获得更多的剩余，

并将其用于秩序系统的维护和赋权系统的权利保障和财富分配。对创新概念作出较大贡献的学者是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熊彼特认为，创新会产生某种创造性破坏
①。对于国家竞争而

言，创新可以使得技术领先的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竞争中处于上游的产业地位
②。通过先发优势和

话语权构建，具备创新力的国家可以通过产业优势获得更多的国家剩余。这种国家剩余可以通过税

收或通过投资收益等不同的方式获得。创新系统是国家保持持续性和韧性的关键。如果国家不能获

得有效的系统创新能力，其就不能将更多的国家剩余投入到赋权系统和秩序系统。这三大系统处在

一种动态的关系之中。

三、秩序打破与再秩序化：GPT 技术与秩序系统

上一部分讨论了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维度。这部分将从第一个维度即秩序系统入手讨论

GPT 对秩序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
GPT 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对传统的知识秩序产生打破效应。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一

套完整的知识秩序。知识秩序的核心是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外围是教育体系。简言之，知识秩序主

要由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构成。然而，GPT 技术的出现对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都会形成巨大冲击
③。

因为 GPT 所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传统的知识生产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知识生产的

核心是学者。首先，从教育体系中通过非常严格的培养和遴选机制产生备选学者，然后备选学者在学

术体系中同样需要经过不断的遴选和评价才能够成长为知识权威。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知识秩

序和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知识秩序是一个更大的范围，类似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所讲的

“第三世界”
④。政治秩序是知识秩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涉及国家治理活动。对于国家治理而言，

其同样需要塑造完整且统一的政治秩序才能有效地维系政治系统的稳定。同时，在政治秩序之外的

其他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有助于政治系统的稳定。换言之，政治秩序是与知识秩序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政治系统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系统的稳定，这便是儒家学说极为强调“三纲五常”

的价值和意义。在儒家看来，政治的核心就是规范。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有一种规范的

态度行为，那么整个社会的秩序便很容易建立起来，这样的国家也会比较容易得到较好的治理。从儒

家的角度来讲，知识秩序与政治秩序是完全统一的。
然而，GPT 的出现却可能将传统的知识秩序完全打破，并重构一种新的知识权威。在新的架构

之中，大模型本身就是新的权威。OpenAI开发的 ChatGPT 目前已经嵌入微软的必应搜索引擎之中，

这会重构搜索的方式和生态。之前，人们在互联网世界中查找信息主要依赖于搜索，而搜索仍然是一

种互联网页面提供各种可能性，而人在其中进行自主选择的过程。然而，在大模型的影响之下，未来

的搜索将会被结果所替代。换言之，用户不再需要搜索，而是只要发出问题，就会得到通用大模型给

出的一个相对确定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知识秩序本身。这实际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传统

的知识秩序中，当人们遇到困扰时，往往希望可以求助于各个领域的专家。专家的实质就是该领域的

知识权威，这是传统知识秩序的特征。然而，在新的知识秩序之中，人们可能不再需要求助于专家而

①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第 236—283 页。
② Griffiths A.， Zammuto R. 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Variations in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 30（4）， pp.823-842.

③ Trajtenberg 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Next GPT： A 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 in Ajay Agrawal， Joshua Gans， eds.， 

The Econo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 Agend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p.175-186.

④ 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 114—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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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求助于大模型。大模型具备百科全书式的通用特征，并且其似乎可以直接给出一个用户不需

要再做更多思考的结论。从用户的角度来讲，无论是从便利性还是实用性角度出发，这种大模型提供

的新的公共服务可以被视作用户的福音。尽管目前 GPT 系列在回答人类用户的问题时，有时还会强

调自己的机器人身份，同时也会声称自己不愿意参与某些价值判断并强调自己的局限性，然而伴随着

大模型不断与人类价值观对齐，以及在人类用户输入大量的反馈之后，大模型的精准度毋庸置疑会不

断提高。换言之，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大模型成为知识权威是毫无悬念的。
然而，通用大模型的出现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通用大模型生产的知识是否会存在知

识产权问题？对此，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ChatGPT 是大规模的公开抄袭，并将会导

致不公平的竞争
①。传统的知识秩序是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固定下来的，而一个学者的培养

同样需要很长时间。然而，一旦我们把知识权威的位置交给大模型之后，那我们是否还需要保留传统

的知识秩序？传统知识秩序的崩塌是否会导致政治秩序的失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是困难的。
不过，我们相对可以确信的是，对传统知识秩序的打破，将会对原有的知识生产等一系列工作产生巨

大的干扰。如果在这一过程中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政治失序的问题。当然，笔者在

这里并不是持有一种技术保守主义的态度，即完全否定对新技术的应用。笔者强调的是，可以在新技

术运用的过程中，对其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预判和应对。
因此，我们在接受 GPT 技术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在其影响之下，可能会对秩序系统产生的重构

效应，并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做法重新构建一种新的秩序。例如，目前知识产权界对人工智能生成物

的态度是不予理睬，即并不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某种知识产权
②。这可能会导致至少两种复杂

的后果。一方面，其可能会导向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去知识产权化。换言之，在未来可能会走向一种知

识产权共有的状况，即人类社会不再强调知识产权。按照这一观点，知识是人类社会共同产生的，应

该由人类社会共同享有，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人类的知识创造。然而，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其

可能会挫伤创新者的积极性，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剽窃和抄袭成为常态。那这是否会最终影响到创新

本身？另一方面，可能在未来会形成知识产权的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知识产权保护的世界，这里仍

然适用的是之前的知识产权规则，其保护的是人类行为体所产生的知识性作品。另一个世界则是去

知识产权保护的世界，其中适用的对象是那些人工智能生成物。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未来可能会出

现大量的中间物。用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概念来表达的话，其会表现为一种例外，但

似乎又会被常态捕捉的例外状态
③。换言之，当人们运用大模型或 AIGC 的工具来生成某些生成物

时，完全将其界定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可能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其中同样蕴含了人类的提问。另外，有

些人工智能物是在人类反复地提问以及不断地调整基础上产生的，这同样凝结了人类的诸多劳动。
那么如何对这些生成物进行知识产权上的定义就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另外，大模型的出现还会产生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当年轻人在使用了大模型之后，是否还会愿

意像自己的前辈那样进入传统的知识生产秩序。对于年轻人而言，目前要获得一个结论只需要一个

或几个提问，而要成为传统的知识权威则需要通过几十年的训练和培养。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对于用

户而言，其是否还会相信传统的知识权威，或者是认定大模型就远远优于那些传统的知识权威？换言

之，通用大模型的出现似乎扰乱了传统的知识生产秩序，而新的秩序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尽管我们有

很强的再秩序化的愿望，然而这也是极为困难的。如果大模型成为秩序本身，那么一个延伸的观点就

① Desk T.， “Noam Chomsky Calls ChatGPT ‘Basically a High-tech Plagiarism’”， https：//editorialge.com/noam-chomsky-slams-

chatgpt/#：~：text=According% 20to% 20Noam% 20Chomsky% 2C% 20a% 20well-known% 20intellectual% 20researcher% 2C，an%

20indication%20that%20“the%20educational%20system%20is%20failing，访问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
② 王迁：《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
③ Agamben G.，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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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控制大模型就可能会控制秩序，这又会产生新的政治秩序问题。目前，控制 GPT 大模型的巨头公

司是 OpenAI和微软的联合体。当然，在此之外也会涌现出其他的大模型。这些大模型都会首先被控

制在相关的企业手中。这其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是否有充足的力量驯服这些大模型。未来，这

些大模型可能会决定政治结果。大模型是在人类语料的基础之上被训练出来的，因此大模型本身带

有某种竞争倾向和政治倾向。例如，一些报道已经明确指出，在与 ChatGPT 或 GPT-4 聊天时，如果

用户提及谷歌的产品，其会表现出非常强的竞争情绪。另外，一些用户也反映，GPT 系列有明显的政

治倾向，即倾向于美国民主党政府
①。因此，在未来，同样会出现围绕大模型的激烈政治竞争。从目

前的技术特征来看，在西方的政治选举中，谁控制了大模型，谁就能够控制政治竞争的结果。

四、平权运动与再剥夺：GPT 技术与赋权系统

GPT 技术可以产生巨大的赋权效应。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曾发表过一个经典观点，他认为在

GPT 的辅助之下，人人都可以成为程序员
②。当然，这是一个较为理想主义的观点。但是，从一个侧面

也表达了 GPT 系列在编程方面的巨大能力。只要人们输入提示，GPT 就可以生成相应的代码。用户

可以运行这段代码来验证自己的目标是否完成。并且，用户还可以提出新的要求或增加新的任务。如

果 GPT 提供的编程中出现 bug，用户也可以提示 GPT 进行自动调整。换言之，即便是一个从来没有学

习过编程语言的人，同样可以在 GPT 的辅助之下开发网页前端或编写一些游戏程序。因此，黄仁勋的

说法也并不是天马行空。并且，个体可以在 GPT 技术的辅助之下，更加便捷和快速地学习编程的一些

基本知识。这样的道理可以延伸到其他领域，例如，人人都可以成为画家，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
换言之，通用大模型具有极强的公民赋权效应，这会成为政治参与新革命的起点。在人类绝大多

数的政治发展阶段中，公民由于其政治能力的不足，往往会羞于表达。也就是说，政治表达需要较高

的政治素养和表达技巧，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公民往往会因为其自身能力的不足而可能会抵制或是

消极地参与政治过程。然而，在 GPT 系列的辅助之下，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表达的新时代。这一点

之前已经有了一些端倪。例如，自媒体的崛起实际上就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这

是新闻传播学最为关心的主题
③。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一种媒介，而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媒介的

新中心。深度媒介化所表达的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表达革命，而 GPT 技术则为这种表达注入了真正

的知识和内容。GPT 技术的典型特征是低门槛。只要有最基本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掌握一些最基

本的提问技巧，就可以引导大模型生成更加正式和规范的文字内容。这样，每个公民都可以被这种规

范的政治表达能力武装起来。因此，在通用大模型技术的武装之下，人类政治社会将进入一个深度政

治表达的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就社会现状和政治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清晰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

还可以用文学的方式来表明其态度或立场。换言之，在 GPT 技术的影响之下，一场深刻的平权运动

即将发生。GPT 面前人人平等，在使用了 GPT 之后，就人们表达的内容来看，也似乎进入了一个更

加平等化的时代。这实际上更加接近于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的理念。而这其中又会酝酿新的风险，

典型者如表达的庸俗化问题。换言之，在 GPT 技术辅助下的表达，究竟是个体的表达还是技术的表

达，抑或是资本的表达？

这里会存在一种再剥夺的问题。当人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抛给大模型并由大模型统一生成文案，

① Meek A.， “OpenAI’s ChatGPT Has A Major Political Bias， and It Could Ru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bgr.com/general/

openais-chatgpt-has-a-major-political-bias-and-it-could-ruin-artificial-intelligence/，访问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
② Woodie A.， “ChatGPT Puts AI At Inflection Point， Nvidia CEO Huang Says”， https：//www.datanami.com/2023/03/22/chatgpt-

puts-ai-at-inflection-point-nvidia-ceo-huang-says/，访问日期：2023 年 4 月 5 日。
③ 陈龙：《深度媒介化趋势下新闻传播学科再定位和再调整》，《社会科学战线》202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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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会导致一种表达的庸俗化？大模型目前内在的算法黑箱和稳健性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但人们可能会对大模型形成深度依赖
①。因为这样的平权效应的诱惑是极其巨大的，这是否会最

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统治或资本统治？这恰恰也是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的方面，因为在对技术的

过度使用之后，有可能会导致人的堕落问题。因为人的自身的发问能力和表达技巧可能会在通用大

模型的辅助之下逐步退化，看似每个个体都充分参与了政治表达，但实际上这样的政治表达是在大模

型处理之后的结果。当人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大模型，那么人是否会变成赋权之后的空心人？人

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都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五、创新革命还是创新堕化？GPT 技术与创新系统

如前所述，创新系统是一个国家维系秩序和不断增加赋权的关键。只有不断通过在世界政治经

济格局中的创新努力，才可以使自己的整体产业和国家创新能力居世界前列，才能够在国际政治经济

竞争中得到更加有利的利润分配。因此，创新系统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这里的问题是，GPT 技

术对创新系统会产生何种影响？

一些观察者对 GPT 可能产生的创新效应是非常乐观的。他们认为，GPT 无疑会带来新一轮的

创新革命，因为 GPT 的本质是人工智能的新进展，而人工智能的基本逻辑就是对重复的人力工作进

行替代，这似乎会出现一种马克思所讨论的新图景，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图景。换言之，原先的重复工

作由机器人来完成，而人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那么自由人可以用这些自由时间来进行更多的真

正的创新活动
②。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未来可能的情形是“人人皆可为学者”。这其中涉及一个核

心问题，就是未来的人们将如何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如果这些自由时间被用于学习的话，那确实存

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学者的大众化。而终身学习会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生存样态。当然，这其中也

需要对学习的动力问题加以研究。换言之，如果未来自由人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之后，其并没有学习

的动力，而是将大量的自由时间用于一些无意义的活动或是破坏性的活动，这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

的。因此，在 GPT 的影响之下，一个创新革命的图景似乎已经展开。目前在自然科学界已经提出了

AI for Science③。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 AI for Science，很可能会变成 AI for everything。因为就

目前人类可以思考到的工作和任务，似乎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
那么，这其中就蕴含了一个新的风险，即创新堕化的风险。这其中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创新

是如何产生的？大量的研究认为，创新是基于较多的重复和在练习基础之上涌现的，这实际上是人类

创新活动的基本规律。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经讨论过差异和重复的关系。差异是在重复

的过程中产生的
④。或者用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概念来表述，创新是一种事件，即是一种情

势的溢出，一种未预期的结果
⑤。换言之，创新的前提是要存在已有的情境。一个简单的例证是唐诗

的创作。古人曾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唐诗创作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艺术创作活

动，其需要练习者具有极高天赋，但同时也需要练习者经过长期且高密度的重复性记忆和练习。创新

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涌现，是一种未预期的活动。因此，人们在把握创新活动时，也只能先进行长期的

① Chen X.， Ye J.， Zu C.， et al.， “How Robust Is GPT-3.5 to Predecessor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Tasks”， ArXiv Preprint， 2023， No. 2303.00293.

② Makridakis S.， “The Forthcom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Revolution： Its Impact on Society and Firms”， Futures， 2017， 

90， pp.46-60.

③ Berens P.， Cranmer K.， Lawrence N. D.， et al.， “AI for Science： An Emerging Agenda”， ArXiv Preprint， 2023， No. 

2303.04217.

④ Deleuze G.，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lated by Paul Patt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8.

⑤ Badiou A.， Philosophy and the Event， Translated by Louise Burchi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p.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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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活动，然后才能在一个未预期的环境下，偶然发现这些创新。因此，唐诗的案例告诉我们，如果

我们拿掉了长期的重复记忆的这种过程，即便是天才也很难写出那些绝世名篇。
这一案例对我们理解创新的启示是，一旦人们都已经完全适应了将所有的工作都化约给 GPT 的

一个发问指令，那么人类的创新活动是否会堕化？换言之，人类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能力

是解决问题，然而在 GPT 的影响之下，人们似乎把解决问题的能力都交给了通用大模型，自己只留下

提出问题的能力。这里更为吊诡的是，实际上这种提问者的角色似乎也可以由机器来充任。可以想

见的是，未来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一个以“问问题”为中心的职业以及相关的培训，最终同样会出现一

些专门“问问题”的机器人或相关程序。如果这样的话，最终创新游戏就会变成一个机器人自问自答

的过程，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前景。

六、通用人工智能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未来

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多期叠加。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多数地区而言，其仍然需

要补工业化的课。除了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绝大多数区域仍然需要进一步完成工业化。而对西

方发达国家而言，工业化的任务已经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例如，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

的概念就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所进入的这一新的状态
①。另外，欧洲的英国和德国在 20世纪 90年代之前

就完成了碳达峰，这也可以作为西方完成工业化的一个例证。因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碳排放仍然会进

一步增加，而碳达峰就意味着工业化已经完成或达到顶峰
②。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还承担了一个新

工业革命的新颖任务。换言之，中国不仅需要“补课”，还需要“开新课”。例如，在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之中就明确表明，中国在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化建设方面的引领目

标和决心。换言之，我们目前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形成了自己

的优势，如上文提到的规模优势和市场应用优势等。中国可否将这样的优势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进一

步发挥，从而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占据引领者的位置？这种引领便是上一部分所讨论的创新系统的核心

内容。如果我们仅仅是追赶，那么就会永远处在世界产业分工的中下游，就无法获得更多的国家剩余。
正因为这种多期叠加的特征使得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多重困难。第一，现代化

动员导致的系统性压力。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对这一点有非常全面的讨论。现代化

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动员和资源动员共同发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政治参与可能在短时间

内集中爆发，这会给政治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政治系统缺乏足够程度的制度化，这种突然涌现

的政治参与可能会使得政治系统出现崩溃
③。

第二，后现代观念导致的动力不足。在后现代观念兴起后，年轻人对政治参与的动力呈现出下降

趋势。由于中国存在多期叠加的特征，而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区域，已经出现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

现代观念，并且这种后现代观念正在向其他地区产生传播效应。这种后现代观念更多强调自我认同

和多元文化价值，并对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强调的观念如辛勤劳动、积攒社会财富等持批评或反对态

度。后现代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政治参与的压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会加剧国家治理现

代化动力不足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涉及 14 亿多人口的一个巨型现代化。尽管有些区域已经接

近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一些地区才刚刚摆脱贫困。一旦后现代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弥

①  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 in David Grusky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8， 

pp.1066-1077.

② Dong F.， Wang Y.， Su B.， et al.， “The Process of Peak CO2 Emission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9， 141， pp.61-75.

③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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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效应，那这将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非常不利。
第三，原始创新的突破性进展较为困难。如前所述，中国同样需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形成某种

领导地位，而构成这种领导地位的基础是原始创新。尽管目前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表现出一些原始

创新的潜力，例如在新能源领域、量子技术领域等，然而这样的领域还相对较少。人工智能技术是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而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中国的原始创新却是相对较少的。
整体来看，通用人工智能会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会成为中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重

要动力。无论是企业、社会团体还是政府都需要接入这一模型，因为其会在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系统

性效应，其可以大大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我们在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以来的发展当中，现代化的一

个重要支撑是“人口红利”。我们通过相对富余的劳动力参与世界性分工，并通过优先发展一些劳动

密集型产业积累国家剩余，然后再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换言之，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 70
多年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上展开，而接下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则需要更多考虑“智能体红

利”。目前，我们的“人口红利”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伴随着社会生育率和生育欲望的显著下降，劳动

力人口可能会处于下降的通道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需要深刻地思考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智能体红利”意味着我们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重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要形成自己的通用大模型技术就会变得至关重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百度的“文心一言”与 OpenAI的 GPT 系列的差距还比较明显，而这样的竞争

才刚刚开始。尽管目前我们仍然面临算法、算力、数据以及高端人才等多方面的困难，然而，由于这一

技术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刻地讨论这个问题，并将其作为国

家发展的头号工程。当然，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接下来会面临全球治理的问题，因为通用人工智能是

一项“核武器级别”的技术，其产生的创造性破坏效应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各国应该就通用人工智能

的未来发展，逐步形成一定的规则
①。否则的话，通用人工智能产生的巨大创造性破坏效应，可能会将

人类文明的成果完全颠覆。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展开同样需要与全球治理进行密切的联动。

七、结语

GPT 技术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具体来看，GPT 技术对传统的知识秩序和

政治秩序会产生打破效应。尽管国家可能会推动再秩序化，然而再秩序化的关键是，如何可以在大模

型技术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传统秩序的新型秩序系统。国家要维系已有的政治秩序

就要对大模型产生的新的秩序力量进行捕获和重塑，然而这其中的困难在于，这样的大模型技术本身

是由大型公司所掌握和驱动的，而国家为推动国际竞争的需要则会对这种大模型技术进行支持而非

限制。GPT 技术产生的赋权效应同样极为复杂，其在为每个公民赋权的背景之下又产生了表达庸俗

化的问题。那么，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形成真正基于公民个体的表达能力就会变得至关重要。换

言之，赋权的关键是公民自身能力的赋权，而非形式意义上的赋权。GPT 技术对创新系统的影响则

更为复杂。创新体在新技术的赋权之下似乎有了更多创新的可能。然而，这种依赖技术的创新是否

是真正的创新？这都需要我们加以深刻的思考。
中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非常复杂的多期任务。GPT 所代表的大模型技术会成为

一个新的竞争赛道，这意味着中国要获得原始创新能力就需要在这一新的赛道上有所斩获。从目前来

看，我们在这一赛道上还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那么在未来可否实现从追赶到引领，这实际上涉及中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图景。具体来看，大模型技术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的支撑，并可以用技

① Jobin A.， Ienca M.， Vayena E.， “The Global Landscape of AI Ethics Guidelines”，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2019， 1（9）， 

pp.38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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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方式来进一步强有力地推动现代化。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一技术背后的创新性破坏效应，如其产

生的表达异化和创新堕化的影响都可能会成为中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另外，中国

的国家治理同样需要与全球治理形成一定程度的联动。因为通用大模型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影响是世界

性的，所以，如何对这一技术形成全球性规制也会变得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在推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

要积极与国际规则互动，并在通用大模型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体现自己的参与度，并形成自己的话语权。

GPT Technolog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 Framework Based on Order， Empowerment and Innovation

Gao Qiq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P.R.China； School of Govern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P.R.China）

Abstract： GPT technology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productivity revolution， which is to lead to a 
remapping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encompasses three main aspects： the order system， the empowerment system， and the innov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the order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GPT technology has the potential to completely 
disrupt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rder and reconstruct a new knowledge authority.  Regarding the 
empowerment system， GPT technology has a strong effect on empowering citizens， but it may also give 
rise to issues such as “vulgarization of expression”.  In terms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GPT brings about 
a new wave of innovation revolution and may create a landscape where “everyone can be a scholar”.  
However， this also entails the risk of innovation degen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its national 
governance， China faces a complex set of multi-stage tasks.  The overlapping features of these tasks pose 
multiple obstacles， including systemic pressure caused by modernization mobilization，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 due to post-modern concepts， and difficulties in making breakthroughs in original innovation.  
Previously，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has been primarily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but further progress in this area requires more consideration of the “ intelligent dividend”.  The 
general large-scale model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GPT is to become a new competitive track， implying 
that China needs to achieve origi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so as to mak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is 
new track.  Currently， we are still in a position of catching up in this race.  Whether we can transition 
from catching up to leading in the future actually involves the overall pictur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also needs to establish a certain level of linkage with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needs to reflect its participation and voic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of 
model.  Of course，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face global governance issues in 
the future， as it is a “nuclear weapon level” technology that produces creative and destructive effects far 
beyond people’s imagination.  Countries should gradually establish certain rul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nivers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therwise， the enormous creative destructive effect generated by 
univers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completely overturn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lso requires close linkage with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hatGPT； GPT； General mode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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